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3, 12(10), 2100-2109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346    

文章引用: 吴诗洁.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探究[J]. 哲学进展, 2023, 12(10): 2100-2109.  
DOI: 10.12677/acpp.2023.1210346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探究 

吴诗洁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27日 

 
 

 
摘  要 

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它与传统资本主义一致的是数字资本的价值增

殖规律仍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这样一来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意味着占有更多能带来剩余

价值的生产要素，因而“时间”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象。通过时间资本化、产消合一化和剥削软

性化等方式，使得数字资本主义以全新的方式进行剥削，而在这一进程中，导致社会加速发展，引发了

普遍的时间危机。真正的自由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早已无处可循，资本以更为隐形的方式堵塞了人

的解放之路，个体逐渐成为资本增殖的“齿轮”。因此，推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充分激发人的时间

主体性、依托国家治理抑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并使数字资本成为主体获取自由时间的工具乃是解放时

间、恢复时间正义进而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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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apital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digital capi-
talism. What is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capitalism is that the law of value prolifer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is still based on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In this way, occupying more surplus labor 
time means occupying more production factors that can bring surplus value. Therefore, “time” has 
become the object of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rough the capitalization of time,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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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the softening of exploitation, digital capitalism ex-
ploits in a new way. This process leads to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riggers a 
general time crisis.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real free time has nowhere to go. Capital has 
blocked the road of human liberation in a more invisible way, and individuals have gradually be-
come the “gears”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
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fully stimulating people’s time subjectivity, relying on national go-
vernance to curb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digital capital and making digital capital a tool for 
the subject to obtain free time are the realistic paths to liberate time, restore time justice and 
realiz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Marx, Free Time, Exploitation, Digital Labour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当今处于一切都追求速度的时代，社会的加速使个体在忙碌中并未感到充实，相反在丧失自由时间

的同时所带来的是内心的虚无，人们不禁发问：时间都去哪了？这也反映着社会个体普遍面临的时间困

境问题。相较于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

个体理应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数字资本主义极力将时间纳入资

本增殖的板块，以隐形的方式对个体的自由时间进行剥削，使得时间体验呈现病态特征，引发生命价值

的虚无化危机。马克思所设想的由于技术进步而增加人的自由时间，从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

愿望遇到了现实的阻碍。因此，立足于数字资本主义新形态，分析其对自由时间剥削的表征，批判其引

发的时间危机，探寻解放时间、恢复时间正义的现实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时间剥削表征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了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化生产形式。在社会加速的状况下，

时间剥削的作用更为显著，以至于数字资本家认为“从他们的雇员那里买下的是‘时间’本身，而不再

是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1]这种时间剥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托数字技术呈现出新的特征，但

其本质并未改变。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是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最佳工具，为当代理解数字资

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剥削提供了理论指导。 

2.1. 增殖性：时间资本化 

资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无限增殖，因而想方设法对自由时间进行剥削以创造剩余价值是时间资本化

的需求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入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提出了剩余价值理

论。他在《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时间划分为生活必需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

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但无论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剩余劳动时间都以获取物质资料为目的。只有在自

由时间里，人才能摆脱物质追求而将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是真实的目的。“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仅

仅因为各种产品是劳动，所以它们能用劳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来计量，或用消耗在他们上面的劳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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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量。” [2] (p. 115)由于商品的价值量难以通过劳动体现，因此需要以时间作为中介进行衡量，时间成

为暴露资本家进行剥削的利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章“工作日”中写道：“在一昼夜 24 小时内都

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 [3] (p. 297)资本家将工作日延长到夜间，正如一个吸血鬼吮吸

劳动鲜血而实现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通过延长工作日，进而延长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以缩短工人

的寿命为代价，无底线地对工人进行剥削与压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仅仅是工人维持基本的

生活需要而继续被资本压榨的时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机器的更新换代，工人理应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

然而事实却朝着反方向发展，“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劳动人员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 12 小时或 15 小时，为

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招，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有时抓住这一点零碎时间，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

下去。” [3] (p. 336)机器的发明并没有解放工人的双手，而是被资本家用新的方式继续对工人展开残酷的

剥削。马克思通过对自由时间的阐释，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根源。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时间资本化，时间价值得到了空前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然遵循以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价值裁定的标准，在资本的强大逻辑之下，时间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对于时间

的精准化管理是降低资本积累成本的有效途径。首先，数字资本对于时间的精准化管理是依托数字网络

平台来完成的。网络通讯技术相较于一般的交通运输工具而言，能够实现“时间消灭空间”的效益，减

轻或是消除由于地域限制给数字资本带来的时间损耗，加快数字资本的运行速度。其次，时间加速为数

字资本的增殖提供动力因子。对于同一数量的数字资本而言，如果每次周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一定，那

么数字资本周转的速度越快，在一定时间内带来的剩余价值便越大。因此，在数字资本家看来，时间便

是数字资本利润本身，是资本增殖的动力源泉。时间成为了指挥棒，监督人们不断压缩自己生存与发展

的自由时间，改变对时间的自主安排与选择，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并且，在数字资本的控制

下，网络化大协作所形成的数字化社会大生产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数字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实

现了剩余价值的获取。时间的有限性促使资本对时间财富的追逐力度加大，时间渐渐地成为时间商品并

不断地被资本化。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麦兹所提出的“受众商品”揭示了数字资本增殖的秘密。 [4]数
字资本家实现了对稀缺时间的最大程度占有，“其中不仅包括他们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而且包

括休闲时间。” [5]除睡眠时间以外全是工作时间，自由时间被无限度地占有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

因此，最大程度地占有人们的自由时间，使其成为数字资本的增殖的数字劳工，是数字资本实现时间资

本化的直接途径。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工的剥削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更为隐形，“产消者”应运而

生。 

2.2. 隐形性：产消合一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影响着自由时间的分配，蕴含着“时间剥削”的内在玄机。首先，生

产力的提高使得工人更多的自由时间被剥削。在《资本论》的机器和大工业篇中，马克思写道：“机器

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3] (pp. 454-455)
机器的采用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水平到达了新的高度，但与此同时，机器也使单纯的肌肉力变为了多余的

东西。不得不承认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劳动时间，使得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增加了，但“这

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

时间。” [2] (p. 221)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提供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实质是为剥削阶级

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其次，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原本的资

本关系形式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在大机器生产时代下，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这样

资本的剥削对象就从原先的成年男性扩大到儿童，“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

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3] (p. 454)资本对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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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无止境的追求，使得其将魔爪伸向儿童，剥夺未成年人本应用于玩耍与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与自由时间，

把未成年人变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永动机。如今，数字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的逻辑，用隐形的方式将所有

人吸纳到为资本增殖的牢笼中。 
其次，在数字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将所有人变为数字劳工并隐形地对自由时间

进行剥削。“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劳动时间的交换，” [6]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资本依托数字技术即时

性的特点，进一步对自由时间进行抢占。在数字时代，用户看似是消费者，实则也是数字网络生产中的

一员，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使用了“产消者”的概念阐释未来社会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的状态。以

短视频平台为例，用户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并非感到痛苦与压迫，而是通过刷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娱乐与

放松，但用户在使用平台时所留下的数据痕迹早已被数字资本家无偿占有，用户在“玩”的同时，开启

了“产消合一”的模式，成为数字资本免费的数字劳工。在“产消合一”的模式中，依托数字技术即时

性的特点，生产与消费环节的时间被磨灭，实现了即时生产与增殖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产消合一化促使

自由时间剥削的程度加剧了。由于用户在使用平台进行数据生产中感受不到痛苦，而是乐于其中，把平

台当作是娱乐的手段，因而更乐意对平台投入更多的时间，用户的时间无形中被资本剥削了。另外，数

字资本建立用户等级与享受平台服务差别的机制，吸引用户进行平台付费，以获得更多的权限，满足精

神娱乐需要，使得用户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自由时间于数字生产之中，而这些时间无形中被资本剥削了。

由此，数字资本主义通过重组传统时间模式，使得更多人纳入到数字劳工的范围内，为资本增殖服务，

从而使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被挤压。 

2.3. 成瘾性：剥削软性化 

自由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领地，但被资本强制占有。马克思曾指出：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7]在此维度上所

说的时间更多的是指自由时间，在自由时间里，人们可以自由从事科学文化等自主活动，使得个人的才

能得到发挥、素质得到提升。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通过对工作日界限的突破，“通过延长工作日，

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

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3] (p. 307)
资本不断突破社会道德与工人身体上的界限，对工人的休息时间、必要的生活时间等进行占有，使生命

时间为资本增殖所消耗殆尽，自由时间便无从谈起。对资本而言，时间剥削是题中应有之义，“它侵占

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 [3] (p. 
306)但是，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获取剩余价值这种方式的剥削过于直接，因而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

逐渐实现了在工作日不变的前提下以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在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中，标示着人的积极存在的时间被资本家剥削着，由原先的积极存在变为了消极存在。进入数字

时代，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而是以新的方式延续着其对时间的新型而隐蔽的剥削。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呈现成瘾性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与传统的不同，受众在使用

数字网络平台时不是感到痛苦的、被压迫的，而是感到愉悦与放松，平台为受众提供一种极度自由的氛

围，使得人们沉浸在数字劳动所构建的牢笼中无法自拔，在难以抗拒的数字劳动中乐此不疲地为数字资

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源泉。正是由于数字资本主义运用一种软性的剥削机制控制着大众，人们用于自我

发展、娱乐放松、社会交往等的自由时间减少，用于工作、加班的时间便在不断地延长，主体的批判性

在时间加速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人逐渐被驯化成数字资本主义加速运转的机器部件，使得原本拥有独立

思考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的人陷入数字资本圈养的资本增殖的“全景式监狱”中。在数字资本主义中，

人工智能以及算法技术的发展使得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信息与思维方式深受大数据的影响，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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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在数字资本的心理诱导下丧失主体性能力，被外在的时间所控制，进而失去了自我思考、自我发展

与自我规划的时间，甘愿日益沉浸在数字平台中沦为免费的数字劳工。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烘托出了一

种轻松的氛围，使人们深陷于数字技术编织的网格之中，消磨人的主体性，使时间成为人的消极存在。 

3.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剥削引发的时间危机 

数字资本主义重构了传统的社会时间结构，在这一转型的工程中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个体对时间的眩

晕感，造成普遍的时间危机。数字资本主义基于剥削本性要求社会进行加速，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

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个体在加速的社会中会感到因时间紧张而引起的时间焦虑，然而

碎片化的时间难以支撑起主体意义世界，随之由于数字垄断也引发了时间风险。 

3.1. 解放与控制：资本驱动社会加速造成时间紧迫 

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似乎进入了田园诗般的解放双手的时代，但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家力求在

时间有限性的限制中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因而“求快”便成为资本追求利益的现实需要。首先，资本无

止境增殖的欲望要求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加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

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

和流通时间之和。” [8]可见，资本的增殖速度与规模主要是由“生产–流通”这一总循环的周转速率来

决定的。因此，当循环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则意味着资本从投入到增殖的耗时便越短，亦即在一定的时

间内，循环得越快，资本能获得的增殖总量便越大。资本增殖的关键之处便在于缩短整个循环的时间，

以提高增殖的速率，加速由此形成。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设备和智能机器的大规模运用使得生产

效率飞速提升，实现了生产资料在数字空间内急速流动，减少了流通时间的成本，整个资本以前所未有

的循环速度进行增殖，实现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加速。其次，数字资本主义所营造的“加速竞争社会”

对社会文化进行加速。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貌似是一个角斗场，人们似乎陷入一种要么胜利要么

出局的生存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使得竞争的范围与人口极大扩张，并且在“信息爆炸”

的时代，无形之中提高了参与竞争的门槛。在一切都寻求“加速”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个体只有加速前

进才能感受到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安全感。而由于追赶不上社会加速而被淘汰的个人，便陷入这样一种状

态，即“当很多人跳进这一不停加速的列车并享受这一旅程时，还有很多人(没那么狡猾、机灵、聪明，

具有冒险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车轮碾碎，就是落到了后面或者被拦在了过度拥挤的车厢外面，” [9]
逐渐沦为英国学者鲍曼口中的“废弃的人口”。因此，为了避免成为这类人群，只有加快步伐跟上大众

的社会轨迹才不至于在“竞争社会”中被淘汰。 
在社会的加速中还无可避免地导致“时间紧迫”的矛盾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对数字技术操控力度

加强的同时，强化了对社会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吞噬了技术进步为人们增加的自由时间，使人的自由时

间处于被解放与被控制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在技术进步中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劳

动时间。与以往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数字资本主义依托数字技术的优势，使得人类的劳动实现了

一定程度的解放。因此，在劳动时间缩短的同时，个体的自由时间便会增加，这也是马克思所期望的工

作日缩短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

就开始了。” [10]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中又存在着自由时间的短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资本所

架构起来的社会为了追求资本增殖的速度，使人们处于不断加速的时间紧迫状态之中，快节奏的生活使

得人们即使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支配自己的生命，但同时依然被捆绑在资本增殖所框定的牢笼之中。处

于高度紧张的时间紧迫的状态中，个体会感到时间焦虑与时间恐慌，进而不断掉入高速运转的社会工作

之中，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时间，在此维度上个体的自由时间又具有了稀缺性。因此，在资本的逻辑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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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促使社会加速运转以实现无限增殖的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时间的紧迫，使得个体陷入时间

危机的深渊之中。 

3.2. 忙碌与虚无：碎片化的时间无法支撑意义世界 

数字技术的发展看似使得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资本对时间的剥削程度似乎也在减弱，但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家依旧拥有着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正

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 [11] (p. 341)劳动者的剩余劳

动依旧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依旧是使资本增殖的根本途径。

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个人的生存处于一种被数字化主导的状态，使

得个体对于数字空间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而资本对于时间的控制程度也进一步加深，“数字时代塑造

出了人与人，甚至是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 [12]在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中，人同自己的本质相

异化，而资本却进一步拓展了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使得人的自由时间被剥削而处于一种被数字主导的

世界之中，失去了个体本该拥有的积极意义。处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个体被迫卷入时间紧迫的困境之

中，每日为生计而奔波，使自身处于一种忙碌的状态，绝大多数的时间被资本增殖所支配，而留给个体

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时间。 
数字资本主义导致的时间碎片化使得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分崩离析。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本应通过

多维的现实空间中的活动来充实自我，实现主体的积极意义。但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满足数字

资本增殖、加速的需要，迫使个体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维持竞争力，以免在激烈的竞争中使自身被

社会淘汰。并且，在数字空间中，可以突破地理的空间限制，而在虚拟空间中获得特殊的时空体验，个

体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位置不分昼夜地进入数字空间中。因而，人的主体性在数字时代这一快速更新

的条件下被淹没，个体在实践中的经验也失去了价值，人的生存活动变为了一堆代码，在数字技术生成

的景象中体现着。时间的加速使得人的主体性和生存意义被颠覆，主体的感觉与经验被数字空间所占据，

人的生存体验变成了一种虚拟的存在。个体本身的经验在数字资本主义高速运转的时代无法被认同，因

此容易产生自我内耗情绪，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产生，在时间不断加速的社会中感到虚无，在忙碌工作

的同时无法肯定自身的价值，渐渐与美好生活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忙碌与虚无已然成为当代社会普

遍性的心理感受，而这忙碌与虚无并非凭空产生，它的出现与“时间”的混乱息息相关，时间是人生存

于其中、发展于其中的维度，它的扭曲必将造成生命的失衡。 

3.3. 自由与垄断：数字资本垄断造成时间风险加剧 

数字资本主义在对时间进行剥削的同时，压缩着个体的自由时间与发展空间。在以数字技术支撑的

资本主义中，不仅在生产领域使人处于消极的异化状态，而且在消费领域进行时间观念的塑造，使个体

走向享乐主义，影响人们对生命尺度的拓展。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观念强调，时间是一系列感性活动的持

续性展开，过去的现实活动为现在的时间创造条件，而现在的条件为将来的实践奠定基础。但数字资本

主义却利用意识形态的控制渲染时间观，以达到资本增殖的需要，在加速运转的社会中鼓吹个体需要在

当下及时享乐，使得自由时间只成为当下的一种存在，个体在日复一日忙碌的工作中，逐渐被这种享乐

主义所影响，并且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间观得到了更

为便利的意识形态传播手段。一方面，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向人们创造了虚假的消费欲望。个体在碎

片化的自由时间中，沉浸在虚拟的数字世界所营造的消费欲望的条条框框中，而忽略了真实的自我发展

的生活状态，陷入资本所主张的享受当下的陷阱之中；另一方面，资本试图用消费主义填充当下。由于

数字平台通过收集个体在数字平台浏览时的数据信息，而以算法分析精准定位个人喜好而进行实时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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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个体产生新的消费需求，给予其享受当下的心理暗示。但在社会高速运转的数字时

代，强调“当下”则割裂了“过去–现在–将来”的关系，将本该用于反思过去与规划未来的自由时间

用于消费与享乐，使得个体用于塑造生命尺度的时间被侵占。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使得个体在自由时间中走向消费与享乐，并且使得社会集体失去了原本时间秩序

的稳定根基。第一，时间具有时空差异性。依托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数字资本主义相较于传统的资本主

义，具有使得时间处于加速状态的特征。由于处于社会中的成员对时间的感知有快慢之分，因而对时间

感知速度快的成员，则能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多项劳动而获取竞争优势，而对时间感知速度慢的成员，则

有可能陷入拉低整体效率的困扰之中。第二，时间具有不可操控性。与固定的时间顺序相比，数字资本

主义使得时间的架构发生变化，整体的顺序被换置，确定的时间计划的变动性增强，而处于社会的集体

由于这一不确定性会增加确定事件发生紊乱的风险性，使人们处于“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

时以外，什么也没有” [13]的状态。第三，时间产生不连续性。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使得时间突破了

原先的秩序，而难以找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由于个体易于沉浸在消费与享乐的“享受当下”的陷阱之

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社会集体产生效应，从而对未来缺乏使命感，逐渐丧失对世界的理解，而沦为数

字资本增殖的“齿轮”。 

4.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解放的可能探索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的秘密已被拆穿，但仅仅对其进行批判并不能改变现状，“哲学家们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1] (p. 140)在解开数字资本主义隐形剥削的虚伪面纱后，

克服当今所面临的赤裸现实，在时间危机中寻找时间解放之路、恢复时间正义才是批判的最终落脚点。 

4.1.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放时间的基本前提 

生产力的发展是解放时间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

约……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14] (p. 790)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节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

为个体发展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现如今，之所以还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

展还不够充分，因此劳动者不得不进行强制性劳动，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发展和提高自身。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提升生产效率，对劳动时间的节约与自由时间的延长具有一致性。“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

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

力。” [14] (p. 790)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缩短劳动时间，才能使人从忙碌中解放身体和心灵，获得更

多自由发展的时间。发展生产力以节约时间为目的而最终实现自由时间的增加，在生产力极大发展中缩

短劳动时间，劳动者就能在更为富余的自由时间中超越与发展自我，而提升了自身素质的劳动力又会推

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最后“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14] (p. 787) 
发展生产力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拓展更为广阔的

劳动对象，提供更为先进的劳动工具，延伸了人的劳动能力，降低了劳动难度与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

上为缩短劳动时间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使得自由时间的增加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双面性不免引起

社会褒贬不一的议论，但不置可否的是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关键在于其运用是否恰当，更

何况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主体能动性的直接表现，是人类在实践与认识活动中积累的成就，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结果。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经济将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相结合，创造了“互联网+”的

普遍业态，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不仅节约了全社会的生产时间，缩短了劳

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发展

仍存在核心技术受制、融合深度不够以及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为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解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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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一“牛鼻子”，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以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不断提高数字生

产力水平；其次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把劳动

者的时间从低端劳动中解放出来，缩短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最后要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是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的重中之重。总之，只有使广大消费者都能充

分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优化时间的使用结构，才能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4.2. 唤醒积极主体是解放时间的必要条件 

人是自由时间的主体，是时间的主人。马克思曾言：“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

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 [11] (p. 16)时间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也同样需要重申人的本质和价

值。本应作为时间主人的个体在资本的操控下被异化为时间的奴隶，要重新夺回主宰时间的权利，人就

需要首先确立一个在时间中挺立的自我，一个能动的主体。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隐形操控下，人的主体早

已被淹没在资本增殖的漩涡中，并且忙碌并虚无地生存着。只有唤醒一个积极的主体，使其重新恢复自

由自觉的存在状态，才能掌握实现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自由时间。在唤醒积极主体的过程中，对个

体独特性以及社会性的确认是两个关键环节。首先，个体需要认可自身的独特性，这是对自我的审视与

自我的探寻，关系到主体意识的形成。个体需要明确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与他物有区别的存在意识。

“正是由于认识到我不仅仅是任意的一个人，我才逐渐形成自我，形成某人，形成一个人，形成不能被

重复、没有复制品的、不能被替代的某物。正是由于意识到‘我是某人’，自由才得以实现。” [15]作为

集合体的社会更加看重共性，这时我们都是普通的人；但是当个体在面对自我时因独特性而倍加珍惜自

己的存在，那么他就不会轻易放弃对真我和意义的追寻。其次，社会的完善性也是唤醒主体意识的必要

步骤。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要定义“我是什么”就无法避免回答“我不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总是

要穿过他者的丛林，以他者为参照物才能找到独特的自我；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人是社会的产物，

个体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成为孤岛，必定总是具有身为社会成员的共性。所以，在社会中唤醒积极主

体的涵义在于，既要牢牢把握住主体的特殊性内涵，又要通过开展主体间的互动拓展自身，从而使社会

成为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然而处于数字时代，个体之独特性和社会性的颠倒淹没了主体性。人们宣扬特立独行，却不知所谓

“个性”？反而是最大的流俗。对个性和独特性近乎病态的宣扬其实也是文化工业的产物，而本应作为

主体意识之聚合体的社会意识，却被个别意识牢牢把控，成为虚假的社会意识。独特性成为了雷同的东

西，社会性反映的却是特殊的诉求，主体性也在这诡谲的混乱中迷失了。正是这种反复的颠倒和矛盾，

才让被消解的主体既失去了自由时间也失去了追求自由时间的能力，从而陷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

之中。因此，唤醒积极的主体，为自己的时间确立真正的主人，最终就是要改变目前存在于个体和社会

之间的扭曲关系和矛盾张力。个体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自觉地反抗意识工业和社会工厂的

同化，从庸碌的生活和芸芸大众中脱颖而出，活出自己的特色和意义；同时个体也要主动融入社会，承

担社会责任，发挥对他者、对社会的建设性作用，只有当个体在独特性和社会性之间取得了平衡，才能

在唤醒每一个主体的同时形成彼此间的良性互动，使每个人的生命时间不仅仅是孤立的也是联合的时间，

才能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团结起足以对抗时间剥削的富有凝聚力的主力军。 

4.3. 以国家治理抑制数字资本无序扩张是解放时间的现实路径 

抑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对解放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方

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网络已经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在，人们已经无法脱离以数字

空间建立起来的平台，而数字平台的日趋成熟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对数字平台产生依赖的群体逐渐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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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之中，沉迷于网络游戏、直播、短视频等数字平台，极易造成荒废事业、玩物

丧志从而无法正确利用自由时间实现自我发展与自我超越的恶果。数字资本出于谋利的需要，窃取用户

的数据信息，用以监控其喜好，进行数据信息的精准推送，在无形之中侵蚀着社会个体的自由时间。以

短视频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平台资本，不置可否地为国民经济指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却对本应由

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一再回避，对本应进行严格监管的内容审核上一再斡旋，为了使用户增加平台使用时

间，利用算法等设计令用户产生上瘾的体验内容，觊觎着用户的自由时间。因此，遏制数字资本的无序

扩张，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在解放时间的维度上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治理能力是遏制数字资本扩张的无序性和恢复时间正义的现实路径。当前，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所面临的时间剥削问题同样有可能出现在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数字资本的

无序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数字异化的现象，使得人的主体性丧失，个体被数字资本控制在资本增殖的

牢笼中，自由时间沦为被资本剥削的消极存在。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

体系具有显著的优势，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党中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

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

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显著表现。首先，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引领作

用，建立政府主导的数据共享平台，加大国有企业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引导数字经济健

康发展。其次，建立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监督体制，使数据产权进一步明晰化，保护信息安全，

防止平台垄断。同时，针对数字平台产业迭代速度快和双边市场特性而主动作为，创新执法思路并丰富

反垄断分析工具，针对不同经济领域设定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判断规则及预警机制，打破原有部门隔阂，

并加快经济学、法学等学科融合发展，推进数字平台反垄断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最后，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导向，以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大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就业指导、培训

等方式提高普通民众运用数字资源的能力，防止数字鸿沟拉大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差距。因此，在数

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平台可以作为个体在自由时间中放松的渠道，但不应成为夺取个体自由发展

空间的手段，通过国家有力的治理能力以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以使个体在数字空间中解放出来，恢复

时间正义是当今亟需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中节约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劳动者的自

由时间却被数字资本占据，个体的自由时间乃至生命时间都被吸纳到数字资本增殖的运转空间中。与传

统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工作日的支配方式不同，数字资本以更为隐形的方式对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进行

剥削，这一过程以劳动者“乐此不疲”地参与劳动为虚假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数字资本对自由

时间的剥削程度。其结果是，引发了社会个体对时间的普遍危机，生产力的进步并未真正使人从劳动中

解放双手，利用更多的自由时间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使人逐渐失去主体性，沦为资本增殖的

工具而不自知。因此，重构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体系，实现时间解放、恢复时间正义成为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 [德]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威,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9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115, 221.  

[3] [德]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97, 336, 454-455, 454, 307, 306. 

[4] [加]达拉斯∙斯麦兹. 传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M]. 刘晓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7-40. 

[5] [法]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49. 

[6] [英]斯特科∙拉什, 约翰∙厄里. 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M]. 王之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30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3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346


吴诗洁 
 

 

DOI: 10.12677/acpp.2023.1210346 2109 哲学进展 
 

[8] [德]马克思. 资本论: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38. 

[9] [英]齐格蒙特∙鲍曼. 废弃的生命[M]. 谷蕾, 胡欣,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8. 

[10] [德]马克思. 资本论: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2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41, 140, 16. 

[12] 蓝江. 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J] .社会科学文摘, 2018(6): 20-22. 

[13] [美]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小兵,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82.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90, 787. 

[15] [美]A.J. 赫舍尔. 人是谁[M]. 安希孟,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2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346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Marx’s Free Time Thought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时间剥削表征
	2.1. 增殖性：时间资本化
	2.2. 隐形性：产消合一化
	2.3. 成瘾性：剥削软性化

	3.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剥削引发的时间危机
	3.1. 解放与控制：资本驱动社会加速造成时间紧迫
	3.2. 忙碌与虚无：碎片化的时间无法支撑意义世界
	3.3. 自由与垄断：数字资本垄断造成时间风险加剧

	4.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解放的可能探索
	4.1.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放时间的基本前提
	4.2. 唤醒积极主体是解放时间的必要条件
	4.3. 以国家治理抑制数字资本无序扩张是解放时间的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